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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
先
，
不
嫌
﹁
錦
上
添
花
﹂，
也
得
跟
風
為
李

大
導
鼓
掌
再
鼓
掌
，
儘
管
各
地
評
論
酸
甜
苦
辣

五
味
紛
陳
，
當
中
還
夾
上
什
麼
美
國
台
灣
的
葡

萄
；
也
儘
管
剛
毅
木
訥
的
李
安
說
了
多
少
謙
恭

話
，
我
眼
中
看
到
和
感
覺
到
的
，
始
終
還
是
黃

皮
膚
中
國
人
的
智
慧
。

去
年
底
曾
經
在
本
欄
﹁
小
說
和
電
影
都
好
看
﹂
一

文
裡
，
除
了
欣
賞
原
著
，
也
跟
大
多
數
影
評
人
一
樣

看
好
︽
少
年Pi
的
奇
幻
漂
流
︾，
認
為
這
才
是
真
正
偉

大
的
電
影
，
尤
其
是
改
編
原
著
而
又
最
能
忠
於
原
著

的
電
影
；
忠
於
原
著
而
又
見
自
己
風
格
的
大
導
演
，

李
安
不
失
為
第
一
人
，
多
少
大
導
演
不
是
為
了
表
現

自
己
比
作
者
更
有
才
華
而
改
到
原
著
面
目
全
非
，
弄

到
吃
力
不
討
好
！

奧
斯
卡
未
揭
曉
前
，
我
們
期
望
李
安
能
坐
穩
最
佳

導
演
寶
座
之
外
，
同
時
也
期
望
帥
氣
的
蘇
瑞
吉
沙
瑪

阿Pi

獲
得
最
佳
男
角
獎
，
︵
請
翻
看
阿Pi
製
作
特
輯
，

蘇
瑞
吉
沙
瑪
的
優
雅
文
化
氣
質
，
比
一
比
他
同
輩
其

他
地
方
演
員
，
就
知
到
這
個
印
度
小
生
多
可
愛
！
︶

可
惜
除
了
得
到
最
佳
導
演
獎
以
及
最
佳
攝
影
、
最
佳

視
角
效
果
和
配
樂
外
，
男
主
角
沒
有
獎
項
，
甚
至
傳

媒
也
鮮
有
提
起
他
。
雖
然
李
安
表
示
滿
意
，
但
我
們
身
邊
幾
個

﹁
阿Pi

﹂
粉
絲
，
還
是
有
點
意
見
。

飾
演
林
肯
的
丹
尼
爾
戴
路
易
斯
，
片
中
多
了
劇
情
需
要
的
內

心
戲
，
獲
得
評
判
慣
性
高
分
，
已
是
無
可
置
疑
的
傳
統
標
準
，

其
實
大
多
傳
記
主
角
雖
然
性
格
有
別
，
內
心
演
技
都
大
同
小

異
，
已
是
幾
十
年
來
脫
不
了
的
經
典
模
式
，
大
不
了
在
主
角
外

型
酷
肖
林
肯
和
政
治
因
素
加
分
罷
了
。

可
是
百
分
百
新
人
的
印
度
少
年
阿Pi

蘇
瑞
吉
沙
瑪
，
正
因
為
從

未
有
過
演
戲
經
驗
，
他
的
陽
光
帥
氣
就
不
止
給
人
帶
來
外
表
新

鮮
感
，
而
且
與
老
虎
相
處
時
恰
如
其
分
的
內
心
表
情
，
根
本
就

已
勝
過
老
演
員
的
公
式
油
條
演
技
。
新
人
不
一
定
漂
亮
年
輕
就

討
好
，
第
一
部
︽
吸
血
新
世
紀
︾
的R

obert
Pattinson

，
海
報
多

麼
魅
力
懾
人
，
可
是
銀
幕
上
表
現
何
其
生
硬
，
而
蘇
瑞
吉
沙
瑪

則
何
其
靈
氣
飛
揚
！

百
家
廊

陳
曉
鳳

何以偏偏不選他
連盈慧

翠袖
乾坤

在
二
月
底
，
我
做
了
一
個
非
常
殘
忍
的
決

定
，
就
是
我
沒
有
讓
劇
組
內
的
一
位
見
習
編

劇
通
過
試
用
期
，
於
是
他
在
二
月
底
完
成
了

整
個
試
用
期
後
，
就
要
離
開
公
司
，
告
別
他

人
生
中
短
暫
的
電
視
生
涯
。
有
同
事
問
我
，

他
真
的
如
此
不
濟
嗎
？
我
不
清
楚
其
他
見
習
編
劇

在
各
個
劇
組
中
的
表
現
如
何
，
但
我
觀
察
了
一
段

日
子
，
他
的
表
現
確
實
未
如
理
想
。
我
不
想
勉
強

把
他
留
下
來
，
給
他
不
切
實
際
的
假
象
，
蹉
跎
歲

月
，
畢
竟
青
春
有
限
。

我
對
見
習
編
劇
有
兩
項
最
基
本
的
要
求
，
就
是

表
達
力
及
領
悟
力
。
我
常
鼓
勵
新
晉
編
劇
要
多
主

動
講
橋
，
有
甚
麼
想
法
，
即
使
是
未
成
熟
的
，
也

不
妨
說
出
來
。
新
人
的
好
處
是
他
們
通
常
會
較
為

天
馬
行
空
，
沒
有
規
範
，
不
會
被
過
往
經
驗
所
限

制
，
即
使
不
可
行
，
但
至
少
都
能
給
我
們
這
班
老

鬼
在
思
維
上
帶
來
一
點
新
刺
激
。
可
惜
，
他
們
往

往
都
很
少
開
聲
，
怕
被B

an

橋
。
我
也
明
白
初
初
當
編
劇
的
，

不
是
個
個
都
跟
我
們
一
樣
，
經
過
長
期
訓
練
，
面
皮
成
尺

厚
，
怕
開
聲
、
怕
被B

an

橋
，
也
是
人
之
常
情
。

表
達
力
不
止
在
言
語
上
，
同
時
也
包
括
文
字
的
表
達
。
編

劇
經
過
文
字
處
理
，
透
過
劇
本
來
講
故
事
，
然
後
再
讓
導
演

及
演
員
把
整
個
故
事
演
繹
出
來
，
導
演
及
演
員
通
常
都
不
會

參
與
我
們
故
事
的
創
作
部
分
，
他
們
只
能
單
看
劇
本
來
了
解

故
事
，
所
以
作
為
編
劇
，
未
必
一
定
要
有
很
高
的
文
學
修
養

及
技
巧
，
但
就
一
定
要
有
良
好
的
文
字
表
達
能
力
。

對
於
新
的
編
劇
，
若
不
主
動
講
橋
，
就
等
同
失
去
了
表
達

力
，
那
就
惟
有
寄
望
有
較
佳
的
領
悟
力
，
以
彌
補
不
足
。
編

劇
需
好
好
聽
㠥
我
們
每
天
所
討
論
的
橋
段
，
對
劇
中
的
情
節

有
充
分
了
解
，
明
白
每
一
場
戲
、
每
個
情
節
的
重
點
所
在
，

之
後
才
能
寫
出
優
秀
的
劇
本
。
有
時
，
當
大
家
一
起
討
論
起

某
套
電
影
或
電
視
劇
時
，
如
果
無
法
說
出
當
中
較
好
看
之

處
，
可
能
不
只
是
表
達
力
的
問
題
，
有
時
或
許
會
是
領
悟
的

問
題
，
這
是
對
戲
劇
的
觸
覺
。

除
了
表
達
力
及
領
悟
力
之
外
，
勤
力
是
另
一
個
我
對
新
編

劇
非
常
重
視
的
要
求
。
記
得
以
前
在
舊
公
司
跟
一
位
製
作
部

高
層
討
論
過
招
聘
新
人
的
問
題
，
我
滿
以
為
請
新
人
最
重
要

當
然
是
有
戲
劇
觸
覺
，
殊
不
知
他
告
訴
我
，
他
請
人
首
要
看

對
方
是
否
夠
勤
力
及
捱
得
。
我
再
問
他
，
假
若
對
方
十
分
勤

力
又
捱
得
，
但
幹
了
幾
年
之
後
，
才
被
發
現
根
本
沒
有
戲
劇

觸
覺
，
那
豈
不
是
很
可
憐
？
他
聳
聳
肩
地
回
答
我
：
﹁
那
亦

沒
有
辦
法
。
﹂

除
非
你
天
分
奇
高
，
否
則
勤
力
確
實
是
必
須
的
。
而
所
謂

的
勤
力
亦
不
單
指
在
工
作
上
，
在
工
作
的
八
小
時
以
外
，
也

需
要
勤
力
多
看
戲
，
甚
至
日
常
的
報
章
、
雜
誌
、
小
說
、
網

上
資
料
，
因
為
這
些
全
都
是
靈
感
的
來
源
。
我
們
常
說
編
劇

是
廿
四
小
時
的
，
吃
飯
也
可
以
觀
察
人
生
，
乘
巴
士
可
以
聽

聽
旁
邊
的
師
奶
、
學
生
是
如
何
講
說
話
的
，
即
使
跟
男
女
朋

友
拍
拖
吵
架
，
也
可
能
是
一
種
體
驗
。

如
果
以
上
幾
項
也
不
能
符
合
的
，
亦
無
需
感
到
沮
喪
和
失

望
。
我
真
心
覺
得
天
生
我
才
必
有
用
，
可
能
你
的
專
長
不
在

這
方
面
而
已
。
喜
歡
戲
劇
的
，
可
以
成
為
我
們
的
觀
眾
，
不

一
定
要
晉
身
電
視
行
，
任
職
編
劇
或
導
演
的
。
我
經
常
舉
我

其
中
一
位
家
庭
成
員
為
例
，
雖
然
身
為
大
學
講
師
，
但
每
當

討
論
電
視
劇
的
劇
情
時
，
根
本
與
一
名
屋
㢏
師
奶
無
異
，
因

為
他
的
專
長
只
集
中
在
某
一
方
面
，
其
他
各
方
的
才
能
與
一

般
人
並
沒
多
大
分
別
。
只
要
找
到
自
己
的
強
項
，
發
揮
得

好
，
一
樣
可
以
踏
上
成
功
之
路
。

見習生涯
孫浩浩

琴台
客聚

有
些
藝
者
似
乎
是
﹁
苦
命
格
﹂，
命

中
注
定
終
生
沒
有
一
個
完
整
的
家
庭
，

難
享
夫
婦
兒
女
團
聚
之
福
氣
，
這
些

﹁
命
苦
﹂
的
不
幸
者
似
乎
可
以
編
成
一

個
族
譜
，
今
日
在
此
寫
出
一
些
來
，
望

能
由
此
安
慰
一
下
某
些
不
幸
女
性
朋
友
，
要

她
們
明
白
到
生
命
一
切
最
好
順
其
自
然
，
別

怨
什
麼
命
苦
命
舛
。

命
舛
命
硬
之
藝
界
師
姐
級
人
物
是
周
璇
，

自
幼
成
名
大
紅
，
從
上
海
到
香
港
都
是
一
級

紅
星
，
但
愛
情
坎
坷
遇
人
不
淑
，
生
平
積
蓄

給
無
良
男
人
騙
去
，
生
下
孤
子
要
由
友
人
照

料
長
大
，
最
後
精
神
錯
亂
返
上
海
鬱
鬱
而

終
。
這
個
中
國
流
行
曲
第
一
代
歌
后
，
可
說

是
真
正
命
苦
。

苦
命
的
接
班
人
有
鄧
麗
君
，
有
王
祖
賢
，

有
湯
蘭
花
，
個
個
在
本
業
都
得
享
盛
名
，
迄

今
有
些
已
逝
，
有
些
仍
然
在
世
，
但
都
是
在
婚
姻
面
前

欠
卻
臨
門
一
腳
，
散
局
而
終
，
令
人
嘆
息
。

鄧
麗
君
四
十
二
歲
而
終
，
傳
過
三
次
婚
訊
，
十
八
歲

時
便
傳
過
她
會
和
馬
來
僑
商
姓
朱
的
訂
婚
，
誰
料
朱
君

在
婚
禮
前
得
腦
科
急
病
而
猝
逝
，
香
格
里
拉
大
公
子
一

役
更
訂
了
酒
席
，
印
了
喜
帖
也
告
突
停
，
最
後
和
法
國

攝
影
師
同
居
三
載
，
正
要
去
註
冊
﹁
訂
個
名
份
﹂，
也
欠

最
後
一
腳
她
猝
死
於
清
邁
，
人
生
孤
苦
到
終
結
。

王
祖
賢
兩
次
要
結
婚
，
兩
次
都
到
了
註
冊
署
前
止

步
，
與
林
少
爺
一
役
被
林
母
大
喝
一
聲
﹁
當
個
仔
去
叫

㣆
﹂
而
驚
醒
，
返
台
北
和
齊
秦
去
註
冊
遇
㠥
一
個
女
子

攜
男
童
上
前
力
阻
，
要
驗
明
男
童
是
齊
秦
私
生
子
，
兩

樁
婚
事
臨
陣
完
敗
，
迄
今
王
隱
居
起
來
。

湯
蘭
花
則
成
名
後
兩
次
結
婚
都
為
了
﹁
做
生
意
﹂，
被

﹁
丈
夫
﹂
兩
次
席
捲
幾
財
而
走
，
人
財
全
失
，
幸
她
有
堅

強
的
再
生
生
命
力
，
她
的
﹁
命
苦
﹂
大
概
會
有
終
結
之

時
，
以
前
粵
劇
名
角
有
齣
著
名
傳
統
劇
︽
苦
鳳
鶯
憐
︾

正
好
是
這
幾
大
不
幸
美
人
之
寫
照
。

其
實
真
正
細
數
來
，
梅
艷
芳
也
是
﹁
命
苦
﹂
的
代
表

人
物
。

美
麗
成
功
藝
者
幸
得
有
林
青
霞
、
胡
慧
中
、
童
愛
玲

等
都
修
成
正
果
，
安
享
夫
福
，
不
然
世
界
真
是
太
殘
忍

了
。

苦鳳鶯憐
阿　杜

杜亦
有道

自
從
母
親
離
世
，
沒
有
了
傳
統
牽

掛
，
過
去
十
年
都
沒
有
在
香
港
度
春

節
，
大
部
分
時
間
都
是
獨
個
兒
在
日
本

的
某
個
角
落
賞
雪
浸
溫
泉
。

癸
巳
蛇
年
決
定
不
做
孤
獨
精
，
告
別

冰
雪
溫
泉
，
南
下
正
是
盛
夏
的
澳
洲
，
來
趟

省
親
之
旅
，
先
到
墨
爾
本
探
訪
剛
搬
新
居
的

妹
妹
，
再
飛
悉
尼
向
已
落
地
生
根
袋
鼠
國
的

四
叔
父
及
三
舅
父
拜
年
，
當
然
，
也
不
會
錯

過
兩
地
名
聲
日
隆
的
美
食
。

妹
夫
是
大
學
教
授
，
為
人
敦
厚
樸
實
，
對

美
酒
美
食
毫
無
興
趣
，
亦
沒
有
研
究
，
但
卻

是
一
個
精
打
細
算
的
旅
遊
愛
好
者
，
特
別
策

劃
了
一
個
我
嚮
往
已
久
的
中
澳
洲
大
陸
行
，

探
訪
紅
色
沙
漠
及
當
中
最
寶
貴
的
資
產—

—

石
頭
。

精
打
細
算
的
旅
遊
家
當
然
會
事
前
做
足
資

料
搜
集
，
比
較
機
票
、
酒
店
住
宿
，
行
程
安

排
，
然
後
敲
定
一
個
最
高
性
價
比
的
旅
程
方

案
。
如
此
這
般
，
一
個
五
天
四
夜
、
包
含
兩
程
內
陸
航

班
、
四
晚
五
星
級
酒
店
住
宿
、
豪
華
旅
遊
巴
接
送
、
專

業
導
遊
帶
領
參
觀
愛
麗
斯
泉A

lice
Springs

、
烏
魯
魯
艾

爾
斯
岩A

yers
R
ock

、

巨
石
群K

ata
T
juta

、
皇
帝
峽
谷

K
ings

C
anyon

等
澳
洲
中
部
紅
色
沙
漠
著
名
景
點
，
每
人

消
費
約
一
千
五
百
澳
元
︵
連
膳
食
︶
的
行
程
，
由
是
開

展
。出

任
義
務
領
隊
的
妹
夫
，
事
前
已
提
供
充
分
旅
遊
警

示
，
雖
然
已
盡
量
作
最
好
的
安
排
，
但
這
次
並
非
優
悠

美
食
之
旅
，
而
是
一
趟
需
求
體
力
與
耐
力
的
旅
程
，
每

天
凌
晨
四
時
出
發
、
每
程
最
少
二
至
三
小
時
的
攀
爬
或

步
行
、
攀
山
鞋
及
兩
公
升
儲
水
瓶
是
最
基
本
的
配
備
裝

置
。一

行
四
人
，
包
括
領
隊
妹
夫
、
團
員
則
有
妹
妹
、
未

滿
九
歲
的
小
姨
姪
和
我
，
在
年
廿
八
踏
上
紅
色
沙
漠
的

征
途⋯

⋯ 紅色沙漠之旅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兒
子
忽
然
問
我
，
什
麼
是
丈
八

金
剛
。
丈
二
金
剛
我
聽
過
，
但
丈

八
金
剛
我
卻
未
曾
聽
過
。
丈
八
這

兩
個
字
只
有
小
時
候
聽
電
台
說
書

時
，
好
像
說
張
飛
拿
的
是
長
矛
丈

八
槍
。
那
個
時
候
，
長
矛
丈
八
槍
到
底

有
多
長
也
不
知
道
。
現
在
就
知
道
嗎
？

原
來
也
不
。

我
想
兒
子
要
問
的
，
大
概
是
丈
二
金

剛
的
歇
後
語
：
摸
不
㠥
頭
腦
。
不
過
，

摸
不
㠥
頭
腦
的
丈
二
金
剛
到
底
有
多

高
？
古
時
候
的
度
量
制
十
尺
是
一
丈
，

但
丈
還
有
其
他
的
尺
寸
嗎
？
翻
了
一
下

書
本
，
查
到
講
丈
夫
的
來
源
的
，
說
古

時
候
的
一
丈
，
約
等
於
七
尺
，
而
古
代

選
擇
夫
婿
時
，
都
希
望
找
個
昂
藏
七
尺

的
男
子
，
才
能
保
護
家
室
和
有
氣
力
耕

種
。
所
以
古
代
叫
女
子
嫁
的
男
人
稱
為
丈
夫
。

那
麼
，
古
代
七
尺
是
否
就
是
如
今
的
多
少
？
書

中
說
那
時
的
一
尺
約
相
當
現
代
的
六
寸
多
。
而
現

代
的
一
寸
是
三
點
三
三
厘
米
，
那
麼
六
寸
多
約
等

於
二
十
厘
米
，
乘
以
七
也
只
不
過
一
百
四
十
厘

米
，
有
那
麼
矮
嗎
？
假
如
十
尺
是
一
丈
，
就
等
於

二
百
厘
米
，
有
那
麼
高
嗎
？
所
以
，
愈
查
我
就
愈

迷
糊
了
，
真
是
如
兒
子
的
問
題
那
樣
，
不
管
是
丈

八
還
是
丈
二
金
剛
，
都
摸
不
㠥
頭
腦
了
。

我
又
想
，
既
然
古
代
的
妻
子
稱
自
己
的
老
公
是

丈
夫
，
那
麼
為
何
妻
子
的
母
親
叫
作
丈
母
或
丈
母

娘
呢
？
按
字
面
解
釋
，
不
是
應
該
倒
過
來
，
把
丈

夫
的
母
親
叫
作
丈
母
︵
丈
夫
之
母
︶
才
對
嗎
？
這

還
不
奇
怪
，
古
人
還
有
將
父
執
輩
的
妻
子
，
叫
做

丈
母
的
。
如
果
那
是
女
方
的
父
親
，
那
就
是
現
代

的
丈
母
娘
沒
錯
，
但
是
男
性
友
人
父
親
的
妻
子
，

也
叫
做
丈
母
，
你
說
奇
怪
不
奇
怪
？

說
起
古
代
，
原
來
以
前
的
子
女
都
稱
為
子
，
男

的
叫
做
丈
夫
子
，
女
的
叫
做
女
子
子
。
聽
起
來
，

好
像
男
孩
是
丈
夫
生
的
，
女
孩
卻
是
妻
子
生
的
，

也
很
奇
怪
吧
？
那
麼
把
女
子
叫
做
丈
夫
女
可
不
可

以
？
當
然
可
以
，
不
過
這
三
個
字
以
前
是
用
來
形

容
有
英
雄
氣
概
的
女
子
的
。

看
到
這
裡
，
大
家
明
白
了
丈
的
意
義
和
一
丈
有

多
長
多
高
了
嗎
？
如
果
沒
有
丈
二
金
剛
摸
不
㠥
頭

腦
的
，
請
教
教
我
。

丈二金剛
興　國

隨想
國

總
覺
得
彭
浩
翔
是
一
位
容
易
被
誤
讀
的

人
，
他
的
電
影
主
角
也
常
這
樣
自
嘲
。
沒

想
到
他
因
為
一
篇
別
人
對
其
作
品
的
﹁
藝

評
﹂
惹
爭
議
間
接
成
為
新
聞
人
物
，
而
那

部
被
批
評
的
電
影
再
獲
熱
捧
，
誠
如
他
一

篇
小
說
︽
大
頭
阿
慧
︾
的
故
事
結
局
一
樣
，
也

誠
如
他
風
格
化
的
電
影
結
局
般
：
事
情
往
往
出

人
意
表
。

彭
浩
翔
是
典
型
的
香
港
﹁
七
十
後
﹂
導
演
，

算
是
﹁
喝
㠥
電
影
奶
水
﹂
長
大
的
人
。
承
襲

﹁
五
、
六
十
後
﹂
人
的
﹁
載
道
精
神
﹂，
又
不
無

﹁
八
、
九
十
後
﹂
的
﹁
靈
巧
智
慧
﹂
；
他
跟
﹁
六

十
後
﹂
的
陳
可
辛
有
點
相
似
，
或
者
說
，
跟
許

多
生
活
在
商
業
社
會
中
的
香
港
人
相
似—

—

左

手
賺
銀
紙
、
右
手
講
理
想
︵
或
興
趣
︶，
他
會
滿

足
市
場
，
但
不
會
簡
單
的
迎
合
。
這
是
我
閱
其

作
品
兼
訪
讀
其
人
後
的
印
象
，
尤
其
是
小
說
作

品
。我

於
零
七
年
初
曾
編
輯
過
他
的
處
女
作—

—

小
小
說
集
︽
破
事
兒
︾，
雖
然
是
十
年
舊
作
重

出
，
期
間
雙
方
花
了
不
少
時
間
溝
通
，
有
個
細
節
令
我
印

象
深
刻
。
因
為
有
篇
小
說
引
用
一
個
新
聞
實
例
，
跟
事
實

有
些
出
入
，
我
建
議
稍
作
修
訂
，
他
居
然
為
那
一
百
字
反

覆
推
敲
文
字
，
更
叫
助
手
去
翻
資
料
查
證
。

在
這
之
後
，
我
專
門
到
租
賃
店
借
回
他
的
所
有
電
影
仔

細
欣
賞
，
喜
見
驚
異
和
風
格
，
不
下
於
初
閱
那
本
﹁
破
爛

小
書
﹂—

—

該
書
後
在
北
京
出
版
時
，
他
在
序
言
中
的
﹁
自

嘲
語
﹂。

︽
破
事
兒
︾
零
七
年
底
改
編
成
同
名
電
影
時
，
我
時
為

︽
信
報
︾
寫
系
列
專
訪
，
再
找
他
談
創
作
，
以
題
為
︽
瑣
碎

哲
理
︾
寫
道
：
﹁
彭
浩
翔
不
少
電
影
正
如
其
片
名
，
也
正

如
導
演
自
白
，
都
是
一
些
平
常
小
事
，
他
卻
以
不
動
聲
色

的
抽
離
手
法
呈
現
在
觀
者
面
前
，
藉
此
道
破
生
命
中
的
奇

妙
和
詭
異
，
令
人
哭
笑
不
得⋯

⋯

﹂
其
作
品
集
黑
色
幽

默
、
恐
怖
、
離
奇
荒
誕
與
警
匪
等
元
素
，
嘲
諷
別
人
，
又

自
嘲
自
諷
。

我
後
來
看
他
的
︽
志
明
和
春
嬌
︾
系
列
是
在
深
圳
女
友

家
裡
，
跟
她
那
位
深
大
學
生
兒
子
和
我
的
大
學
生
女
兒
一

起
看
，
再
跟
兩
位
身
份
抽
離
的
年
輕
人
通
宵
討
論
，
他
們

的
理
性
分
析
令
我
愕
然
，
卻
感
欣
慰
，
同
時
啟
發
我
的
多

角
度
理
解
。
至
於
那
部
開
宗
明
義
講
﹁
低
俗
﹂
的
︽
低
俗

喜
劇
︾，
我
錯
過
了
公
映
機
會
，
卻
在
最
近
品
讀
，
那
是
另

一
個
話
題
。

說說彭浩翔
呂書練

獨家
風景

史懷哲，是個對世界來說並不陌生的名字，他
象徵㠥慈善與奉獻。
100年前的一個春天，1913年4月13日，出生在

法國阿爾薩斯的阿爾伯特．史懷哲從歐洲遠渡重
洋，踏上了非洲剛果加篷的蘭巴托，他在那兒建
立了一所醫院，專門為黑人治病。
與那個時代很多中國文人改醫從文不同，史懷

哲在已有了哲學博士、神學博士兩個學位之後，
卻在29歲那年決定改行學醫；目的很明確，就是
要去非洲為黑人治病，為此，他足足花了八年時
間獲得了醫學博士學位。
作為傳教士的兒子，史懷哲從小就浸染了宗教

的悲憫精神，他為在迫害中沉默的猶太人感動，
為一尊著名的黑人雕像所表現的深刻憂傷而震
撼。那是著名雕塑家巴托爾迪的作品，正是這尊
雕像讓史懷哲開始關注黑人的命運，激勵了他一
生的事業。
一天，他偶然讀到一本巴黎傳教會的雜誌，得

知非洲剛果加篷的黑人正在貧困與疾病中掙扎。
黑人被昏睡病、潰瘍、傷寒、麻風病等疾病折磨
㠥，而方圓幾百里卻沒有一名醫生。在放下雜誌
的那個瞬間，史懷哲就決定了自己畢生的目標
─去非洲志願行醫，讓黑人兄弟擺脫病痛的折
磨。這一去就是半個多世紀，直到1965年他以90
歲高齡靜靜安息在蘭巴托醫院旁簡樸的墓地中。
為了給非洲兄弟治病，史懷哲放棄了享受知識

與藝術的樂趣，放棄了獨立的經濟地位，終生靠
資助為生。為了不斷地籌款以及籌集藥品、食
物、日常用品等繁雜事務，他常要在歐洲與非洲
之間奔波，卻從來只乘三等車廂。他的一身黑色
禮服穿了一輩子，就是1952年去領取諾貝爾和平
獎那天，穿的依然是這身禮服。食品困難時期，
史懷哲把自己每天的牛奶省下來給一位病弱的老
婦人喝，因為他覺得病人更需要營養。史懷哲終

生只與醫院志願者一起，吃最簡單的食物。
為了激勵黑人參與擴建醫院的志願勞動，他幾

十年如一日與黑人一起幹活兒；就是在80多歲的
高齡時，依然在非洲的烈日下與黑人一起蓋房
子。他在醫院的角色，既是醫生，也是建築師、
園藝師、工匠、農夫、泥水匠、工頭⋯⋯
史懷哲不僅沒有從三個博士頭銜中撈取錦衣玉

食以及光鮮的上流社會地位，甚至畢生幾乎連休
假的機會都沒有；就是後來那所叢林醫院名滿天
下，他去美國及歐洲演講和舉辦演奏會，目的也
還是為那個總需要擴建的醫院籌款，再籌款。在
腦體結合的勞動中把知識運用得如此淋漓盡致，
世界上大概沒有一個知識分子能與史懷哲相比，
而他卻不承認自己是知識分子。
史懷哲在非洲生活，就是白天忙於為黑人治

病，建造醫院，夜深人靜的時候，寫作哲學著
作，彈奏風琴；禮拜日，則為人們布道。神學、
哲學、醫學、音樂幾位一體的知識體系，融入了
他的生命之中，讓他一分鐘也不能浪費。
在史懷哲的努力下，醫院從一個簡陋的雞舍起

家，變成一所能容納幾百名病人住院的醫院，醫
院中有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優秀醫生志願者，很多
因病痛瀕臨絕望的黑人得到了免費救治。那時醫
院就建立了麻風病區，黑人麻風病人從悲慘的被
遺棄者，變為被細心照料的、有尊嚴的人。為了
感謝醫院的救命之恩，治癒的麻風病人們在博士
的住所前載歌載舞。
史懷哲不僅治病，也引導黑人走出迷信與偏

見。當時那裡的黑人靠天吃飯，種族隔離，互不
信任，在叢林法則中自生自滅。史懷哲以無限的
愛心給黑人的心田注入了愛，也注入了感恩之
心，引導黑人兄弟走出混沌。雖然在很長的一段
年月中醫院的條件都非常艱苦，可是在那兒，人
與人，人與動物，人與植物卻和諧相處，就像一

個溫馨的大家庭，各自的生命都得
到了尊重。
一天，史懷哲乘船去出診。小汽

船在非洲美麗的河流上航行，他對
㠥河水默默沉思。看㠥夕陽西下時
分河馬母子情深的場景，突然一個
思想火花閃亮在他的腦海：世界之
所以如此美麗，就因為所有的生命
都有㠥平等的價值，都應該受到同
樣的尊重。從一隻河馬到一隻螞
蟻，從一隻猴子到一朵野花，從一
隻小貓到一隻塘鵝，從白人到黑
人，所有的生命都是值得珍惜的。
因此，任何人都不能無故傷害其他
生命。人與人，人與動物，人與自
然之間不應該是征服與被征服的關
係，而應該是和諧相處的關係。
由此，史懷哲成為世界上第一個

提出「敬畏生命」的人。他以此思想為核心寫作
的《文明的哲學》，否定了弱肉強食的生存法則，
宣揚了生命平等的哲學。100年來，這個理念越來
越深入人心，成為生態環保主義、動物保護主義
的思想源頭。
在非洲那個物種無限豐富的動植物王國中，整

日奔波勞碌的博士卻連一隻螞蟻過路也要讓開，
一朵野花也要呵護，主張絕不無故傷害任何生
命。連那些醫院收養的猴子、野豬、塘鵝、小貓
小狗等小動物，都受到了家庭一員的善待。史懷
哲說：「我的生命對我來說，充滿了意義，我身
邊的這些生命一定也有相當重要的意義。我們應
該有無界限的道德觀，包括對動物也一樣。」
令人沉思的是，史懷哲的敬畏生命理念，並非

僅指不傷害生命的肌體，也指不傷害人的心靈。
他說：「一個人不應該探究他人的本質，分析他
人不能算是高尚的行為。因為人不僅存在㠥肉體
上的羞恥，也存在㠥精神上的羞愧。我們應該尊
重它。靈魂有自己的殼，我們不應該剝開。」尊
重心靈隱私的理念，奠定了人際關係的道德倫
理。

令人感慨的是，史懷哲的時代正值世界捲入兩
次大戰、法西斯主義橫行的年代，當人類在炮火
中自相殘殺的時候，史懷哲卻在非洲叢林中拿㠥
手術刀專心致志地為黑人治病，他把這看成是命
運的恩惠。其實，那所小小的醫院已經成為人類
良心的象徵，即使是當時兩個敵對軍隊為爭奪蘭
巴托地區激烈交戰之時，雙方也都一致同意：絕
不能傷及史懷哲醫院。史懷哲是個堅定的反戰主
義者。他說，「除非人類能夠將愛心延伸到所有
生命上，否則，人類將永遠無法找到和平。」
「史懷哲之友」聯誼會自1929年在德國誕生以

來，已經在世界各個角落生根開花結果，中國著
名作家華姿的力作《史懷哲傳》，更是以深邃的思
想，細膩的筆觸，駕馭了寬廣的歷史資料，讓史
懷哲精神深入了中國公民的心靈。無國界的慈善
精神，讓地球變得更加美好。當現代某些慈善組
織以善款謀私利之時，史懷哲所代表的紅十字精
神，實在應讓他們羞愧。
還是以一段史懷哲的話結束這篇小文吧：「一

個人給世界增添一點兒善良，就是促進人的思想
和心靈。」

史懷哲的故事

■史懷哲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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